第八章  宗教意識之新適應
第三節  神秘力護持的仰信
釋傳印編
· 「唄匿者」是以音聲作佛事的，在大眾集會時，主持誦經、讚偈、唱導等法事，比譬喻者更為通俗，影響佛教的發展極大！p14

· 各部派都傳有「唄暱」者，他們的特長，是近於吟詠的音聲。聲唄的應用極廣，誦經、讚頌、說法，都可以應用聲唄，所以解說為「讚偈」，或「說法」，都是不完全的解說。在佛法傾向於宗教儀式的發展中，唄暱是有重要意義的。p228

· 語言的神秘感，使人歡喜聽吉祥話，而忌諱某些語言，這是古人共有的感覺與信仰。佛法流傳久了，或本沒有神秘感而也神秘化了；印度一般的──語言的神秘性，也融合到佛法中。p503

· 自從大天Maha^deva立「道因聲故起」《異部宗輪論》（大正四九‧二五上），以為語言的音聲，有引發聖道的力量，語聲才發展為修道的方法。這些語言的神祕性，語聲的修道法，都在大乘佛法中充分發揮出來。
第一項  音聲的神秘力 p503~515

   一、《咒願》、《特欹拏伽陀》、《三缽囉佉多》→僧跋→諦語。p503~508

A．（一）、《咒願》的出現

       《五分律》說：「佛言：應作齊限說法。說法竟，應咒願」)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一八（大正二二‧一二一下）。

 《十誦律》說：「僧飽滿食已，攝缽，洗手，咒願。咒願已，從上座次第（卻地敷）而出」《十誦律》卷三八（T23．272b）。

 《僧祇律》說：「僧上座應知前人為何等施，當為應時咒願」《摩訶僧祇律》卷三四（T22．500b）。

  佛教的僧制，是漸次形成的。布薩日，信眾們都來了，所以制定要為信眾說法。其後又制定，說法終了，要為信眾們咒願。如應請到施主家去應供，飲食終了，也要為施主咒願。在咒願以前，又多少為施主作簡要的說法。信眾們請僧應供，大都是有所為的，所以應隨施主的意願，而作「應時」──適合時宜的祝願。

  《咒願》，只是隨事而說吉祥的願詞，滿足布施者的情感，本沒有神秘的意義，與中國佛教法事終了所作的迴向頌相近。
（二）、其他的用法：

  咒願而外，在受請應供時，還有說「特欹拏伽陀」，及唱「三缽囉佉多」的制度。特欹拏（伽陀），或作鐸欹拏、達孍、大嚫、檀嚫、達嚫等，都是daks!in!a^的音譯，義淨義譯為「清淨」（伽他）。

《四分律》卷四九說：「應為檀越說達孍，乃至為說一偈：若為利故施，此利必當得。若為樂故施，後必得快樂」 （T22‧935c）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》卷一說：「諸苾芻聞是語已，即皆各說清淨伽他曰：所為布施者，必獲其義利。若為樂故施，後必得安樂。菩薩之福報，無盡若虛空，施獲如是果，增長無休息」。（T24‧416a）

（三）、神秘咒語的出現：

  咒願與特欹拏頌，沒有神秘意味，而唱「三缽囉佉多」sam!pra^pta，卻有點神秘化。如：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》卷八說：「一人於上座前，唱三缽羅佉多。由是力故，於飲食內諸毒皆除」（T24‧445b）。注：「三缽羅佉多，譯為正至；或為時至；或是密語神咒，能除毒故。昔云僧跋者，訛也」。

《十誦律》卷六一說：「佛如是咒願：婬欲、瞋恚、愚癡，是世界中毒。佛有實法，除一切毒；解除捨已，一切諸佛無毒。以是實語故。毒皆得除。……未唱等供，不得食」。（T23‧464c）

依《十誦律》，消除飯食中毒質，是由於實語，與唱三缽囉佉多無關。《十誦律》的意見，與《增壹阿含經》、《月光童子經》、《申日兒本經》、《德護長者經》所說相合7。

B．《僧跋》p506

《佛說梵摩難國王經》說：「夫欲施者，皆當平心，不問大小。佛於是令阿難，臨飯說僧跋。僧跋者，眾僧飯皆悉平等」。（T14‧794b）

《十誦律》卷六一所說的「等供」，是三缽囉佉多的義譯。（T23．464c）

  「僧跋」是眾僧飯皆悉平等，正與「等供」的意義相合。為了保持秩序，不致參差雜亂，所以要有一指令，才一致的開始取食。於是「三缽囉佉多」，在喚起供養者與受供者的等心而外，又附有開始取食的意義。一聽到唱「三缽囉佉多」，就開始取食；時間流傳得久了，似乎這就是開始取食的指令。於是乎或解說為「時至」、「正至」、「善至」。咒願，說達孍，唱僧跋，主要為受供前後的頌讚。


C．《諦語》satyavacana，或譯為實語。p507
這是真誠不虛妄的誓言，與一般的發誓相近。起初，佛法是沒有諦語的，但在世俗信仰的適應下，漸漸的參雜進來。

a如《中部》的《鴦掘摩經》，佛命鴦掘摩羅An%gulima^la，以「從聖法中新生以來，不曾憶念殺生」的諦語，使產婦脫離了難產的災厄，得到了平安（南傳11上．139）。漢譯《雜阿含經》的同一事實，就沒有諦語救產難部分（T1．280c~281b）。

b如《十誦律》等所傳，佛以「佛（或作三寶）沒有貪、瞋、癡三毒」的諦語，消除了飲食中的毒素（T23．464c）。《法句》《義釋》Dhammapada-At!t!hakatha^有同一故事，卻沒有除毒的諦語（1．434）。這可見諦語的出現於佛教聖典，是後起的。到了部派時代，諦語的信仰，非常普遍。

c依本生而歸納出來的菩薩德行──波羅蜜多，銅鍱部Ta^mras/a^t!i^ya也就有了諦語加持。諦語所引起的作用，以治病或恢復身體健全為最多。如尸毘王S/ivi割肉救鴿本生，「時菩薩作實誓願：我割肉血流，不瞋不惱，一心不悶以求佛道者，我身當即平復如故！即出語時，身復如本」（T25．88c）。如睒S/ya^ma為毒箭所射，也由於諦語而康復（T3．24c~25a）。

d《小品般若經》卷七說：「以此實語力故，此城郭火，今當滅盡」（T8．570a），那諦語更有改變自然的力量。凡稱為諦語或實語的，主要是由於諦語者的功德力，但也可能是得到鬼神的協助。

在所說的諦語中，可能有神力在護助，就近於咒語，所以《十誦律》稱諦語為「咒願」（T15．464c）。大乘佛法初興，諦語還相當流行。但不久，就為佛與菩薩的神力，密咒的神力所取而代之了！

二、語言音聲的神秘性p508~513

  在印度，或稱為mantra，或稱為vidya^，vijja^，或稱為dha^ran!i^，說起來淺深不一，而與神秘的語言有關，卻是一致的。

A． 非解脫所行

 a《長阿含經》卷一四《梵動經》說：「如餘沙門、婆羅門，…‥邪命自活：或為人咒病，或誦惡咒，或誦善咒，……沙門瞿曇無如此事」。「如餘沙門、婆羅門，…‥或安宅符咒，或火燒、鼠囓能為解咒，……沙門瞿曇無如此事」。（T1‧89c）

b《中阿含經》卷四七《多界經》說：「若見諦人，生極苦、甚重苦，不可愛、不可樂、不可思、不可念，乃至斷命。捨離此內，更從外求，…‥四句、多句、百千句咒，令脫我苦……者，終無是處。若凡夫人，捨離此內，更從外求，……必有是處」。（T1‧724a）
c南傳的《沙門果經》、《梵網經》，都有同樣的敘述（南傳6．101）（南傳6．11）。
B．最早引入的經典

咒語的引入佛法中，治蛇毒咒該是最早的了。如《雜阿含經》卷九（T2．61a~b）；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六（T23．657a~b）；南傳《銅鍱律》「小品」「南傳4 168~170」（自護咒）；《四分律》卷四二（T22．871a）所說的偈頌──伽陀，是諦語、實語。皆是慈心的諦語，但《根有律》作「禁咒」，原文可能為mantra，這才是咒語.。後來律師們又附入《雜阿含經》中。

C．（一）、咒術的過失

○對於修道，佛法以為咒術是無益的；也不許僧眾利用咒術來獲取生活（邪命），但咒術的效力，在一般是公認的，所以在部派佛教中，容受咒術的程度，雖淺深不等，而承認咒術的效力，卻是一致的。

○世俗有以咒術殺生的信仰，現在的各部廣律，也要考慮到咒術殺害生命，所犯罪過的輕重。如《銅鍱律》說：以咒術除鬼害而殺鬼「經分別」（南傳1．139）。《五分律》說：「隨心遣諸鬼神殺」（T22．8b）。《四分律》說：「咒藥與，令胎墮」（T23．981a）。《僧祇律》說：「毘陀羅咒」殺（T22．256a）。《十誦律》說：「作毘陀羅殺，半毘陀羅殺，斷命」（T23．9b~c）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的「起屍殺」，「起半屍」殺，「咒殺」，與《十誦律》相同，但起半屍的方法不同（T23．662a）。總之，各部派都承認咒術有殺害生命的力量。

（二）、准許學習之限制

僧團內，准許學習治蛇毒咒，或其他治病的咒法。

《四分律》卷三０（大正二二‧七七五上）說：「若學咒腹中蟲病，若治宿食不消；若學書、學誦，若學世論為伏外道故；若學咒（除）毒：為自護，不以為活命，無犯」。

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》，有治痔病的咒（T24．420b~c）。

a、鄔陀夷Ka^l!uda^yin化作醫師，咒誦，稱三寶名號，「眾病皆除」（T23．861）。還有偷盜伏藏的咒法：作曼陀羅，釘朅地羅木，繫上五色的絲線，然後爐內燒火，「口誦禁咒」（T23．639a）。這雖是犯戒的，被禁止的，但可見有人這麼做。

b、法與Dharmadinna^^比丘尼教軍人圍城取勝的法術。

《藥事》說：廣嚴城Vais/a^li^的疫病嚴重，請佛去驅除疫鬼。

根本說一切有部，對於治病，驅鬼，求戰爭的勝利，顯然是常用咒術的。在佛法中，起初是諦語──真誠不虛妄的誓言，是佛力、法力、僧力──三寶的威力，修行者的功德力，也能得龍天的護助。諦語與三寶威力相結合，論性質，與咒術是類似的。所以《十誦律》稱說諦語為「咒願」；《四分律》等稱諦語為「護咒」。咒──音聲的神秘力，終於經諦語的聯絡，為部派佛教所容受，甚至成為佛法的一部分。

三、咒的信仰與分部地區：南→北p514~515

陳真諦Parama$rtha傳說：《四分律》所屬的法藏部Dharmagupta，在三藏以外，別立「咒藏」（T70．465b）。

北方：是烏仗那Udya^na，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三（大正五一‧八八二中）說：「烏仗那國………好學而不功，禁咒為藝業。……戒行清潔，特閑禁咒」。烏仗那是古代的罽賓地區。在家人有以禁咒為職業的；出家也於禁咒有特長。這是法藏部、說一切有部流行的地區，也是北方大乘興起的重鎮。

南方：有達羅鼻荼Dra^vid!a，如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二三（大正五四‧四五一中）說：「達利鼻荼，……其國在南印度境，此翻為銷融。謂此國人生無妄語，出言成咒。若鄰國侵迫，但共咒之，令其滅亡，如火銷膏也」。

· 大乘佛法中陀羅尼咒的發展，與夜叉是有密切關係的。《華嚴經》的《入法界品》，起於南方，就有彌伽醫師的語言法門，及四十二字母。容受咒術的部派佛教，將因與明咒有關的南北兩大區域，發展為重視陀羅尼咒的大乘法門。
第二項  契經的神秘化p517~524

經法是佛所開示的，說明了如實悟解，與實踐真理的修行方法。法的內容，是不共世間的，希有的，一切佛弟子所應尊敬的。佛弟子尊敬法，也尊重表詮法的名句文身，久久而引起神祕感。

一則是：日常應用的三歸文，五戒文，以及咒願、說達孍所用的讚歎三寶、讚歎布施、讚歎持戒或懺悔等偈頌，已成為吟詠聲的讚頌，能引起聽者的歡喜心。

一則是：信眾的要求，不一定是解脫，求來生幸福以外，還有現生安樂的要求。

（一）、南、北傳共同的誦持p518

a．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五０（T23‧903b）說：
「若有人來乞缽水時，應淨洗缽，置清淨水。誦阿利沙伽他，咒之三遍，授  與彼人。或洗或飲，能除萬病」。

阿利沙伽他，是聖教中佛說的伽他。依義淨的附注，可見當時的出家人，常在「口誦伽他」，相信「有大威力」，「奉行獲福」，也就是信仰「口誦伽他」有加持的力量。可以治萬病、能獲得戰事的勝利；能使樹神移到別處去。誦經與口誦伽他，可以消災，得吉祥，有世俗的種種利益，與咒術是沒有什麼差別的了。

b 念誦經文、伽陀，可以消災、召吉祥的信仰，也存在於錫蘭、緬甸Burma、泰Thailand等南傳佛教國。如《小部》中有名為《小誦》的，內有九部：《三歸文》，《十戒文》，《三十二身分》，《問沙彌文》，《吉祥經》，《三寶經》，《戶外經》，《伏藏經》，《慈悲經》。又《長部》三二《阿吒曩胝經》，漢譯的《長阿含經》中缺。經中說四大天王屬下的乾闥婆、鳩槃荼、龍、夜叉，對佛有信心，願意護持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──四眾弟子，以免為邪惡而沒有信心的乾闥婆、鳩槃荼、龍、夜叉等所侵擾。

1、 經與律的文字記載p520~

經與律，起初都是口誦憶持而傳授下來的。
a.法顯去印度，在西元五世紀初，而法顯說：「法顯本求戒律，而北天竺諸國，皆師師口傳，無本可寫」。與法顯同時的佛陀耶舍Buddhayas/as，譯出《四分律》與《長阿含經》，都是誦出的。
b.曇摩難提Dharmanandi在西元三八四年，譯《增一、中阿含》，也是先

經「寫出」，然後傳譯的。

c.錫蘭傳說：在毘多伽摩尼王^時，西元前四三──二九年間，比丘們感到佛教前途的艱險，憂慮憶持而口傳的三藏會遺忘，所以在中部的摩多利地方，集會於阿盧精舍，將三藏及注釋，書寫在貝葉上，以便保存。寫定聖典的主要理由，一，為了戰爭擾亂，而憂慮憶持傳授的可能遺失；二，多氏的《印度佛教史》，關於聖典的書寫記錄，一再說到與部派的爭執有關。

※十八部的分化完成，約為西元前一００年頃。彼此對立，互相爭論，時局又異常混亂，促成了書寫三藏的運動。聖典的書寫，因部派而先後不同，大抵都在西元前一世紀中。大乘的興起，正就是這一時代，也就說到聖典的書寫記錄了。

三、佛法修學過程之轉變：
佛法的修學過程，從聽聞而來，所以稱弟子為「多聞聖弟子」，稱為「聲聞」。四預流支──「親近善友，多聞熏習，如理思惟，法隨法行」。

  a.《增支部》所說：傾聽‧持法‧觀義‧法隨法行；多聞‧能持，言能通利‧以意觀察‧以見善通達；聽法‧受持法‧觀察法義‧法隨法行‧語言成就‧教示開導。

b.瑜伽yoga家綜合《般若經》所說的為十事，名「十種法行」，如《辯中邊論》卷下（大正三一‧四七四中）說：「於此大乘有十法行：一、書寫；二、供養；三、施他；四、若他誦讀，專心諦聽；五、自披讀；六、受持；七、正為他開演文義；八、諷誦；九、思惟；十、修習」。

《般若經》對書寫、供養、施他、讀、誦的功德，給以非常高的稱歎，書寫的經卷與讀誦，也就神秘化了。

四、大乘經典極力發展因素：

部派佛教盛行佛塔 與支提的崇奉供養，是重於信仰的。大乘興起時，經卷書寫的風氣流行，《般若經》就極力讚揚讀、誦、受持、書寫、供養（般若）經典的功德。讚揚讀、誦、受持、書寫、供養的功德，使一般人從信心而進求智慧，在佛法中，這應該說是高人一著的！但《般若經》所稱歎的功德，為了適應世人的需要，而也說到現世的世俗功德。讀、誦、受持、書寫、供養，而有這樣的現世功德，確與一般咒術的作用相同，而且是更高更妙的咒術。

a.《般若經》在北方的大發展，誦經、供養功德，應該是一項重要的原因。

如「有四寶函，以真金鍱書般若波羅蜜，置是函中」供養。

b.《歷代三寶紀》卷一二（大正四九‧一０三上）說：
「崛多三藏口每說云：于闐東南二千餘里，有遮拘迦國。……王宮自有摩訶般若、大集、華嚴──三部大經，並十萬偈。王躬受持，親執鍵鑰，轉讀則開，香華供養」。「此國東南二十餘里，有山甚嶮。其內安置大集、華嚴、方等…凡十二部，皆十萬偈。國法相傳，防護守視」。

為了攝引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學習大乘法義，特地讚揚讀、誦、供養的功德。但供養而過分尊重，「轉讀」而已，平時束之高閣，對於誘引修學智慧的本意，反而受到障蔽了！
第三項  神力加護

一、（一）、存而不敬p525~528

印度宗教所信仰的神，釋尊採取了「存而不敬」的態度；神是有的，但在出家的僧團中，是不准奉事供養天神的。

a.《根本薩婆多部律攝》卷一０（大正二四‧五八三上）說：「若至天神祠廟之處，誦佛伽他，彈指而進；苾芻不應供養天神」。

b.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》說：不應該敬事天神，也不應該毀壞神像1。

（二）、護法

a佛不否認這些神鬼的存在，但以為：這些神鬼都在生死流轉中，是可憐憫的，還應該受佛的教化，趣向解脫。一、傳說梵王Maha^brahman請佛說法，梵王得不還果，帝釋S/akradeva^na^mindra預流果，都是佛的弟子，成為佛的兩大虎侍。二、夜叉與龍，有些是有善心，尊敬佛法的。有些是暴惡的，如以人為犧牲等，所以有降伏惡夜叉，降伏毒龍的種種傳說。

b在《雜阿含經》的「八眾誦」中，諸天每於夜晚來見佛（或比丘），有的禮拜，有的讚歎，也有的為了問法。如《長部》的《阿吒曩胝經》，是毘沙門天王所說：四大天王及其統屬的鬼神，願意護持佛的四眾弟子。神鬼自動的來見佛聽法，發願護持佛法，佛弟子沒有尊敬他，希求他，是初期佛教對鬼神的立場。

（三）、由護法轉化為佛的化身

a佛的出家弟子，不許供養天神，而在家的信佛弟子，卻是容許的。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》卷三（大正二四‧四二五中）說：「世尊為摩揭陀國大臣婆羅門，名曰行雨，略宣法要。說伽他曰：若正信丈夫，供養諸天眾，能順大師教，諸佛所稱揚」。

b供天是隨俗的方便，向解脫是信佛的真義。這樣的適應世俗而弘揚佛
教，與《般若經》的重般若悟證，而又稱揚讀、誦、供養的現世功德，是同一作風。

c法與Dharmadinna^^比丘尼教人，「通宵誦經，稱天等名而為咒願」。這是以誦經的功德，迴向給諸天，稱呼天的名字，也就是呼籲天神，祈求天的護助。

※誦經咒願，是變相的供養。佛教自身要請他護助，這些護法大神在佛教中的地位，慢慢的高起來。大乘佛法興起，知名的護法大神，漸漸都成為菩薩了。一直發展下去，這些護法大神，有些竟是佛的化身，成為在家、出家佛教徒的崇拜對象，到達天佛合一的階段。

二、佛與聖者的威德力p528~530

（一）、佛教自身，佛與大阿羅漢在世時，當然有不思議力的加護。

A．殺人無厭的鴦掘魔羅，佛使他放下刀劍，從事修道的生活。
B． 失去兒子而瘋狂了的裸婦，見了佛，就會倏地清明過來。
C．踐踏一切的醉象，見佛而被降伏。

這都有出於內心的超常力量；降龍（蛇）伏虎的傳說，是有事實的（但以理被投入獅欄內，也同樣的沒有受傷）。威德力的加持，雖淺深不等，但在宗教界，是應該信認其有的。佛與大阿羅漢入了涅槃，即不再現起；在聲聞佛教中，不再說什麼神力加持，所以對佛沒有神教式的祈求感應，而只是如法修行。原始佛教的缺少迷信成分，這是一重要的原因。

（二）、祈求護持的需要，引出了羅漢不入涅槃，護持佛法的傳說。

A．四大聲聞---a．賓頭盧頗羅墮，簡稱賓頭盧。b．君徒缽歎，或作君頭缽漢。c．羅畝羅。d．摩訶迦葉。

C． 大阿羅漢為了護持正法，不入涅槃的傳說，綜合為四大聲聞說，如《舍利弗問經》（大正二四‧九０二上──中）說：「佛告天帝釋及四天大王云：我不久滅度，汝等各於方土，護持我法。我去世後，摩訶迦葉、賓頭盧、君徒般歎、羅畝羅──四大比丘，住不泥洹，流通我法。」

D． 十六阿羅漢---如《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》所說。難提蜜多羅，傳說為佛滅八百年，執師子國的大阿羅漢。所說的論典，與錫蘭所傳的相合，可見這是曾經流行於錫蘭的傳說。
。

E． 《入大乘論》也說到十六大阿羅漢，又說「餘經中亦說有九十九億大阿羅漢，皆於佛前取籌，護法住壽」
。

阿羅漢現在不滅，護持佛法，在部派佛教中，非常流行。阿羅漢雖然不入涅槃，但也沒有在僧團裏，而只是隱秘的神力護持。等到十方佛菩薩的信仰流行，也是神秘的護念眾生。

�《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》：「以無上法，付囑十六大阿羅漢，并眷屬等，令其護持，使不滅沒。及敕其身，與諸施主作真福田，令彼施者得大果報。」（大正四九‧一三上）。


�《入大乘論》卷上（大正三二‧三九中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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